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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吉哲鹏、丁怡全、孙敏、江文耀

2020 年高考，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 6796 名考生全
部上线，其中 600 分以上考生 703 人，重点上线 2039 人，
本科上线 5317 人，11 名学生被北大、清华录取。

2010 年以来，139 名学生被北大、清华录取，其中贫
困学生就有 47 人；13559 名学生被全国重点大学录取，
41281 名学生被本科院校录取，其中 30%是建档立卡贫
困学生，大批贫困家庭的孩子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这样的“高考奇迹”，与会泽县的经济社会发展程
度形成强烈对比。这个位于乌蒙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如何在贫困重压之下为山里
孩子插上梦想的翅膀，让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贫困大县的“最牛高考班”

从昆明出发，驱车 2 个多小时，便进入群山环抱的
会泽坝子。9 月初，会泽县茚旺高中已经开学，校园里绿
树掩映，穿着红色短袖的学生正排着方队军训，教室里
传来授课声和琅琅书声。

2020 年高考录取结果揭晓后，茚旺高中毕业生有 9
人被清华、北大录取，其中 6 人集中在理 A 班。这个班的
42 人全部被“985”“211”高校录取，被称为贫困县的“最
牛高考班”。

会泽位于云南省东北部，集深山区、石山区、冷凉地
区、干热河谷地区及泥石流滑坡地区于一体，106 . 8 万人
中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34 . 17 万，贫困面大、贫困程度
深，属于全国 52 个未摘帽贫困县之一。

2017 级理 A 班能够取得如此成绩，令人惊叹和不
解。“除了学生努力、各种机制保障，一个优秀的班主任至
关重要。”茚旺高中校长付飞给出答案。

在茚旺高中校园内，记者见到了 2017 级理 A 班班
主任邹美灵。与“最牛高考班”的牛气相比，邹美灵温文
尔雅，有谦谦君子之风。面对外界的赞美，他显得很平
静。“班主任的工作很琐碎，主要都在忙着解决学生的
各种问题。一天下来常常觉得自己什么也没做，但又觉
得时间不够用。”他说。

2008 年建校的茚旺高中，2011 年迎来了第一届毕
业生，到今年刚好有 10 届毕业生，一共有 99 名毕业生被
清华、北大录取。茚旺高中能取得这样的成绩，邹美灵认
为，关键就在一个“苦”字。

在茚旺高中，学生早上六点半起床，到晚上十一点
半熄灯睡觉。邹美灵数年如一日，每天上午 6 点半以前
到校，晚上 11 点半以后离校，在这期间都待在学校里，
给学生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邹美灵的坚
持让他在学生中树立起威信。“在会泽这样的贫困县，
高中必须要吃苦，不吃苦就考不上好大学。”邹美灵说。

今年考上北京大学的张沁芳是邹美灵的学生。在会
泽县迤车镇迤北村的家里，贴在墙上的建档立卡户明白
卡显示：50 岁的父亲身有残疾，家里属因残致贫户，家里
有兄妹 3 人，哥哥外出务工，弟弟还在读高中。她的母亲
除了种好家里的地，还帮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种地，总共
有 10 多亩，种些玉米、辣椒等。张沁芳和弟弟读高中，每
人每年都有 2500 元的补助。

说起这些年的求学经历，张沁芳感慨良多。她说：“我
读小学时学校离家远，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起床，冬天的时
候打着手电筒去上学，很冷。父母很重视读书，甚至生病
了都舍不得花钱去就医，省吃俭用咬着牙供我们上学。”

在学校里，邹美灵和其他老师还要排解学生心里的
苦。为了摆脱贫困，会泽有很多人外出务工，孩子就成了
留守儿童。在茚旺高中，有的班级留守学生占到三分之
一，老师要给他们排解思想问题，建立“亦师亦友亦亲人”
的师生关系。

乌蒙山守望者

邹美灵是会泽 1500 多名高中教职工之一。“大家都
在为我们的高考成绩自豪，我最自豪的是我们的教师队
伍。”会泽县教育体育工委书记、县教育体育局局长张
宏说。

在会泽县，一大批守望家乡的教师是教育发展的中
坚力量。其中，付飞被称为“校长专业户”。他 1996 年开始
工作，从村完小到乡镇中心学校，从乡镇初级中学到县直
普通高中，在校长岗位工作了 20 多年。

不少教师认为，会泽县教育队伍的特点是“专业的人
做专业的事”，从县教育体育局的局长、科长，到各学校的

校长等，都当过十几二十年的老师，非常了解教学的问
题在哪里、老师们需要什么。细到关乎教师队伍稳定的
夫妻两地分居问题，都被纳入议事日程。目前，全县已
解决乡（镇）间教师夫妻分居 132 对，使广大教师在乡
镇、山村安心任教。

同时，“不讲资历讲能力”激发人们干事创业的信
心。“在很多地方要论资排辈，会泽打破了这种惯例。只
要老师们想干事、能干事，就给你提供机会。”付飞举例
说，他的职业生涯中就有两次“空降”：2009 年从大井
镇中心学校“空降”金钟二中当校长；2014 年“空降”茚
旺高中当校长。

通过特岗教师招聘、定向招聘、政府购买服务等渠
道，会泽县不断补充、优化教师队伍。2016 年以来，全
县共招聘新教师 2569 人，以满足易地扶贫搬迁学校和
新建高中学校办学需求。

在会泽县，一项坚持了 10 多年的工作，被张宏视
为提升教师教学积极性的有效举措。“从 2005 年开始，
我们每年都组织高中、初中教师参加模拟考试，单人单
座，试卷统一批改，最终公布成绩。刚开始有些人有抵
触情绪，但第一年考下来，个别老师连及格分都没达
到，这就倒逼老师认真钻研教学。”张宏说。

邹美灵也参加模拟考试。“我已经参加了 8 年的化
学模拟高考，其中有两年不是满分，这提醒我不能懈
怠。”他说。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系主任、副教授
杨斌认为，在贫困落后地区，教育改革能顺利推进，必
须有一批本土培养的、愿意为家乡教育奉献的、有情怀
的人士。

“一线老师过了 40 岁以后，学习的动力和激情都
会下降。对此要有制度性的激励机制，要让教师看到教
学研究的好处，才能和学生同步学习、在实践中进步。”
杨斌认为。

尽管有情怀，但管理和激励必须两条腿走路。对
此，会泽县财政每年投入 600 万元用于教育教学质量
表彰奖励，实施普通高中优秀骨干教师政府特殊津
贴，每年投入 200 万元对优秀教师进行奖励，形成尊
师重教的鲜明导向作用。

今年 9 月 9 日，会泽县对 80 个教育工作先进集
体、100 位教育工作先进个人、80 位名校（园）长、100
位名班主任、100 位名教师、48 位尊师重教先进个人、
26 个捐资助学先进集体以及 6 名捐资助学先进个人
进行表彰，范围之广、人员之多，在贫困县并不多见。

“不掐尖、不办超级中学”

2020 年高考成绩揭晓，办学仅三年的会泽东陆高
中首届毕业生本科率居全县第一，2 名学生被清华、北
大录取，成绩斐然。

会泽县原本有茚旺高中、会泽一中及实验高中，办
学特色各有千秋，早已是远近闻名的名校。对于 2017 年
秋季开始招生的东陆高中而言，要脱颖而出并非易事。

“要是大家不在生源质量均衡的起跑线上，没有
良性竞争的环境，我们断然不能取得如此成绩。要成
就一所学校，首先要有生源，然后才能谈师资和管
理。”东陆高中校长邓余勇经历过无序的招生竞争，对
此深有感触。

“不掐尖”是当地教育工作者的普遍共识。记者了
解到，十多年来会泽教育部门一直对高中严格实施划
片招录，“一碗水端平”成立高中教育集团（教育联合
体），采取以茚旺高中为龙头、其他学校为成员的普通
高中集团化办学模式，让各所高中齐头并进。

“我们取得的成绩不靠掐尖形成好生源，而是划片
招生，划片范围也早在中考成绩公布前就划定，今年县
里的中考状元就没有划在我们的招生范围，但这也影
响不大，比如今年考上北大的李吉昕，当年中考成绩是
全县 200 多名。”付飞说。

尽管各所高中成绩都不错，但会泽县内没有“超级
中学”，连规模上万人的中学都没有，当地教育工作者
对“超级中学”普遍持否定态度。

东陆高中副校长顾睿认为，会泽不过分突出某所
学校，不把教师资源和学生资源倾斜，一所高中里有各
个成绩梯次的学生，对老师的配置上也会通盘考虑。

“今年东陆高中的划片学校包括城区的金钟镇第
一中学和乡镇上的大桥中学、马路中学、娜姑中学，想
掐尖根本不可能。”顾睿说。

“各所高中实行滚动划片招生，避免‘择校热’，学

校之间能够形成良性竞争格局，让广大学生均衡享受
优质教育资源。”张宏说，“一个县城就那么多尖子生，
如果某一个学校掐尖，那么其他学校就办不好。”

“农村家庭和建档立卡户没有能力去找门路上好
学校，更没有钱买学区房。县里各所高中教学质量都提
升后，划片上学就能得到优质的师资力量。”付飞说。

杨斌认为，通过高中滚动划片招生的做法实现生
源的合理分配，这实际上就是给各所学校以良性竞争，
既避免学区房的固化，也避免了资源过度集中造成的
大班额甚至关系户等问题。更重要的是，这对贫困地区
的农村家庭子女尤其重要，教育资源的均衡意味着机
会公平。

风起于青萍之末

一名学生从小学到高考要经历 10 余年的时间，会
泽的“高考奇迹”也并非朝夕形成。多位教师回忆，
2002 年是会泽教育的“分水岭”。

当年，会泽县土木、砖木结构的校舍和 D 级危房
大面积存在；有大量学生为接受优质教育而外出求学，
全县高考上线仅 623 人，中考成绩也排在了曲靖市倒
数第一。

“2002 年，我开始当小学校长，对这些变化印象深
刻。在 2002 年以前，学校没有财权，拨给乡镇学校的资
金，也是划拨到财政所，而不是直接给学校。原来人事
权在乡镇的党委政府，业务上归教育局管，甚至出现过
有的校长被乡镇上撤换，但教育局却不知情。”付飞
回忆。

10 多年间，这个贫困大县的教育何以实现飞跃？
2002 年以来，会泽教育改革启幕。先是在 2003

年前后，按“高中办学向县城集中”的原则将高、初中
办学分离，到 2008 年底把原有的 10 所完中规划成
会泽一中、会泽实验中学、会泽茚旺高中，这 3 所高中
都在县城内。

“高中集中在县城办学，让学校之间没有地域上的
差异。”邓余勇回忆，以前有的高中在城区，有的在乡
镇，办学条件、交通条件等不一，学生就读、教师从教大
多首选县城的中学，造成生源、师资差异。

高中集中到县城后，办学条件趋于一致，竞争环境
更加公平，才使得集团化办学、划片招生等举措落实。
与此同时，会泽打出了教育改革的组合拳，巩固“以县
为主”的教育管理体制。

人事权收归教育局，取消所有学校的行政级别。时
至今日，会泽县的高中校长、初中校长、中心学校校长
全部由教育行政部门聘任，结束了教育行业人事任命
多头多级交叉管理，切实做到了人权与事权的统一。

改革乡镇学校的隶属关系。2002 年以后，会泽县率
先在全市撤销乡（镇）教办，成立乡（镇）中心学校，取消
乡（镇）中心学校和乡（镇）中学的隶属关系，乡（镇）中学
和乡镇中心学校均直接由县教育行政部门管理，避免因
管理层次多而导致的推诿扯皮和等、靠、要现象出现。

创新教育体制机制，成立了会泽县高中教育集团
（教育联合体），整合现有的 4 所高中教育资源，实现资
源共享、优势互补；成立了 9 个普通高中县级学科中心
教研室，互通有无、合力攻关。

构建“校财局管”管理模式。2002 年后，县教育局
将中小学教师工资、公务费统一上收到县发放，并探索
成立了会计核算中心，建立预结算一体化的财务工作
管理，保证中小学教师工资、各种教育经费按时、足额
地拨付。

“能有现在这样的成果，归根到底，还是县委、县政
府历届领导班子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给
教育系统放权，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张宏说。

今年，会泽将迎来脱贫摘帽，和全国其他地方一道
共同迈进全面小康。展望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依然是
任重道远。按照会泽县高中阶段毛入学率将达 90% 计
算，未来几年内仅普通高中将有学生近 30000 人，需要
新增学位 9000 个左右。

为此，会泽县积极争取普通高中建设资金 9 . 1 亿
元，在县城新建致远高中、大成高中、文渊高中，增加
180 个教学班 9000 个学位，解决净增学生的就学问题。

张宏、付飞等认为，巩固脱贫攻坚质量、推进乡村
振兴，各级党委政府要更加重视县级教育的发展。县、
乡是贫困群众最集中的地方，只有重视乡村学生的教
育，脱贫攻坚成果才能稳定，成效才能长远。

编辑刘婧宇

如何让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高考奇迹”

▲今年高考理科 644 分的会泽县考生范天兰，拿着通知书开心得蹦起来。（9 月 8 日摄） 本报记者江文耀摄

本报记者吉哲鹏、丁怡全、孙敏、江文耀

前不久，云南省会泽县的因残致贫户王玉荣
等来了期盼已久的好消息：儿子王淼高考文科
631 分，被陕西师范大学录取；女儿王秀媛高考文
科 591 分，被云南师范大学录取。

这意味着 18 岁少年王淼的“凿壁借光”在这
个夏天画上了句号。高中期间，由于舍不得花钱买
学习资料，他利用课余时间去校园书店，悄悄把练
习题誊抄在本子上带回去学习。

在地处乌蒙山腹地的会泽县，像王淼这样的
建档立卡户家庭子女约占全县 16 万余名在校学
生的三分之一，这个比例和全县建档立卡户占全
县人口的比例基本一致。让教育阻断贫困的代际
传递，成为会泽县脱贫攻坚的主攻方向之一。

在贫困地区，高考是许多贫困家庭子女必经
的“成人礼”，也是和贫穷告别的“分水岭”。“贫穷
是两个方面，一是物质方面的贫穷；二是精神层
面，一个人如果不思进取、不想发展，那才是真的
贫穷。”王淼说。

“凿壁借光”的少年

在会泽县东陆高中学生宿舍旷远楼 1 楼，有
一间面积不大的书店。从老家河南平顶山市来到
会泽工作的宋苗苗，已经在这家书店干了 3 年。

书店不大，除部分课外书外，大大小小的书架上码放着和高考相关的教
辅和种类繁多的习题集。每天课余时间，不少学生涌进小书店，翻看学习资
料。大部分时间，宋苗苗就安静地坐在位于书店一角的收银台后面，生怕打
扰看书的学生。

“这些书都是让孩子们随便看的，如果他们要在这里买书，至少给他们打
八折。”宋苗苗说。

3 年时间，宋苗苗已经记不清前前后后卖出去多少书，她也从未注意到王
淼。王淼身高不到 1 . 6 米，体型单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在众多学生中并不
起眼。

王淼来自会泽县雨碌乡一个贫困家庭。他的父亲王玉荣 3 岁时因小儿麻
痹导致残疾，母亲秦树花是聋哑人，平时主要是靠出售竹编制品和政府每月发
的低保金生活，家庭年收入仅 5000 元左右。

王玉荣夫妇一直省吃俭用，供孩子上学。“我只有好好读书，才不辜负父
母。”王淼抱定了把书读好的决心，把绝大多数的精力都花在了学习上。

2017 年，王淼从雨碌乡一所初中升入东陆高中。“来到县城读书，发现和
周围同学的差距不小。很多知识点，老师在课堂上讲了，我都有点懵，只有通过
课后做题来消化、巩固。”王淼说，很快，学校里统一发的习题集就被做完了。

站在旷远楼小书店的习题集面前，王淼很高兴，这里有做不完的题。但一
本十几元的习题集，却让家庭贫寒的他望而却步。

“买不起，那就抄。”从高一开始王淼就给自己设定目标：每周课余时间到
书店，从习题集上抄 25 道题目带回去做，等下一个周再把做完的题目带进去
对答案，然后再抄 25 题。“有的时候一抬头，和书店工作人员四目相对，都会有
些紧张。”王淼坦言，担心抄题被发现，会被责备。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淼如愿以偿考取陕西师范大学。高考结束后，他和姐
姐常常到会泽新城的扶贫车间里，帮父亲编竹箩。9 月 11 日，王淼从昆明前往
西安，继续求学，继续追梦。

送走王淼，旷远楼 1 楼的小书店又迎来新的面孔。“每天来看书的孩子很
多，根本顾不过来，更不知道有学生来抄题。即便发现有学生在抄题，也会假装
没看到，我理解他们的苦衷。”宋苗苗说，其实书店每年都会给贫困学生送辅导
资料，希望能帮他们考个好成绩。

“山坡找网”的女孩

山风轻轻吹着，草丛、灌木和庄稼地犹如绿色的毯子从山顶倾泻而下。拿
着西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再次登上家门口的山坡，范天兰的心情和半年前截
然不同。

今年 2 月，为了降低疫情给教学造成的影响，东陆高中组织老师和学生上
起网课。家里的手机信号忽强忽弱，范天兰常常要爬到屋旁的山坡上，裹着大
衣，在风雪天气中听课。

范天兰的家在海拔 2500 多米的会泽县娜姑镇炉房村那红山村民小组。为
了避风，范天兰的父母将房子盖在了一道山梁下，小院内一侧是土木结构的二
层建筑，是一家人生活起居的主要场所；另一侧是几间土坯房，关着家里养的
牛和羊。

实际上，范天兰家并非没有网络覆盖，只是山梁的遮蔽让房屋里的信号很
弱，走出家门后信号就强了。她的学习场景被传到网上后，被人称为“山坡找网
女孩”，不少网民送上美好祝愿“愿你吃过的苦，照亮你前行的路。”

范天兰并不怕吃苦，她怕的是跟不上课程进度。后来，移动公司给她和其
他困难同学捐赠了手机，赠送了流量。范天兰还联系了班主任，“请他帮忙把网
课内容录下来传给我，我下载下来学，确保不会遗漏什么内容。”

为了提高学习效率，每一个假期，范天兰都会为自己制定详细的作息表，
每天早上六点半到晚上十一点多，假期都被学习占满。

最近，范天兰高考理科 644 分被西南大学录取。她期待这一刻已经太久太
久。范天兰和姐姐范天珍求学的艰辛，有时甚至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经常
要找亲戚朋友借钱，拆东墙补西墙。”姊妹俩的母亲王云仙说。

尽管条件艰苦，但王云仙和丈夫范正全不服输，在家里养了 70 多只羊、3
头牛和 1 匹马，在 2015 年实现脱贫。“不读书就没有出路，我这辈子是苦够了，
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两个女儿都上大学。”王云仙斩钉截铁地说，砸锅卖铁也要
把两个孩子供到大学毕业。

2017 年以前，通到范天兰家的土路还没有修好，出行还是羊肠小道，走到
最近的小学要 5 个多小时，走到最近的初中则要 2 个多小时。“两姊妹有时候
跟我抱怨，读书辛苦，不想读了。我就把她们带到地里去，跟着我干农活。”王云
仙说，这个“笨办法”坚定了孩子好好读书的心。

即将踏上前往西南大学的路，范天兰再一次认真检查起行李。她手捧录取
通知书，反复确认了几遍，小心翼翼地将它塞进书包，这张纸片让她觉得从未
有过的踏实。 （下转 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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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泽县钟屏小学的孩子们准备放学。（9 月 8 日摄） 本报记者江文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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